
香港纪事 

文/刘涛 

离开香港已经快一个月了，每每想起来，难免此起彼伏。城大的日子注定是弥

足珍贵的。无忧无虑，没有表格，没有会议，没有 Deadline。同一个房间，一起沙

龙，一起下棋，想想这样的日子，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只能奢望。 

 

“我之前申请过两次多友，但都被拒了，比拒稿还伤心。”第一次正式向李老

师介绍自己，我还是鼓励自己不能紧张，“我叫刘涛，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2017 年 3 月 17 日下午两点，还在康复期的李老师和师母来到我们的住处德智

苑。 

 

 

早在一月份的微信群里，美丽的 Dudu 老师已经告诉大家，德智苑是一个“高

级员工宿舍”。说是“高级”，是相对于过往多友的住宿条件谈的。有时候，还真是

这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高级”二字可谓地道、精辟、销魂，这也注定了

三月党的“入场”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空间转向”问题。 

郭小安同学第一次入驻德智苑，他是惊诧的。推开窗户，不远处就是一颗漂亮

的木棉树。零星挂着几颗木棉花，很炽烈的那种红。对于那些没有见过木（shi）棉



（mian）树的人，惊诧一点是应该的，毕竟这里是香港。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种不见树叶还在努力开花的树，想想都是孤独的——学

术也应该是这样。 

德智苑就跟它的名字一样阳光。三月党的 8 位多友住在一起。男生三楼，女生

二楼，两人一间，一楼有自助厨房和洗衣房，更重要是还有一个宽敞的会客厅。 

 

跟李老师见面的地方就在德智苑的会客厅，所有人围成一个圆圈。首先是一场

盛大的自我介绍。每个人看着都有点矜持，传递的内容也基本相似，纷纷表达了成

为一个多友的自豪与感激。 

李老师不止一次地纠正大家：“不是感谢我，是感谢城大。” 

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自我介绍。第一次自我介绍是报道的第一天，那天我们

围在一起的是沈菲老师。 

 



沈菲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帅。他先安排美丽的 Kitty 和 Dudu 老师为我们送上了

来港生活的各种小贴士。在城大造型奇特的邵逸夫媒体中心，第一次看到一个巨大

无比的三角形的会议桌，所有人围成一个三角形，沈菲老师的见面会正式开始了。 

最早是在文章上看到沈菲老师的名字。那时候他经常与张志安合作发表论文。

后来，他们就很少合作署名了。究竟是谁抛弃了谁，留给学术界一个悠长的弧线。

过去了好久，我记得又一次做梦，沈菲老师跟我说：“你看我们俩的体重，你觉得

谁更容易被抛起来？” 

学术界的爱恨情仇向来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判断。当然这只是学术问题，思想

整齐了，才能平静地接纳一个人。 

 

 

学术界的八卦和学术一样，在学术圈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不得不承认，社

科院苗伟山同学那里确实“有货”。谈起学术界的八卦，苗伟山同学小心翼翼地拨

弄着每个人的好奇心，表现出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老道。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苗伟山同学的“职业道德”是有理由被怀疑

的。“一个男教授带着一个女学生回家，楼梯口刚好撞见了他老婆也带着一个男学

生回家……”苗伟山同学准确地拿捏着故事的节奏，讲到关键时候，“这个人我就

不说他是谁了”。 

每到这个时候，内心最不宁静的是郭小安同学。仔细想想，郭小安同学的眼睛



本来就小，其实他瞪大眼镜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他经常抱怨苗伟山同学故意卖

弄关子，有点不讲兄弟情义。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明显是错误的。 

后来，郭小安同学也讲各种江湖八卦，可是他不知道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一

句话，实力不济。他讲的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山城故事，格局小先不说，关键是结

构性的实力差距，跟苗伟山同学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要知道，苗伟山同学的八卦

里，装的是整个传播学科。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余华的《兄弟》。当年，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了镇上最美女

人林红的屁股，他一点一点地讲给镇上的男人，也因此骗了好多碗阳春面——当然，

讲到关键情节，那就得三鲜面了。 

不过，苗伟山同学从来没提什么阳春面的事，单就这一点来讲，他的内心里还

是闪烁着李光头所缺少的人性之美。不过，李光头也正因为没有了这一点人性之美，

后来成了一个暴发户。 

其实，苗伟山同学虽然“职业道德”低一点，但底线还是有的。他也会给你提

供无数个暗示信息，引来一阵猜测。最后往往嘿嘿一笑：“我可没说这个人就是他

噢。” 

后来有一天纪录片课上跟学生聊《意志的胜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苗

伟山同学如果从事传播效果或者受众心理研究，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 



 

 

沈菲老师的见面会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对多友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

系统的介绍。多友一茬换了又一茬，同样的话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沈菲老师几乎

能够倒背如流。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感慨，三月党的住宿环境要好很多。 

李老师坐在德智苑一楼的会客厅里，他耐心地跟我们交谈。聊香港的房子，大

陆的政治，还有今天的世界格局。谈话间，李老师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四月初

安徽大学的姜红老师会来城大访学，参加田家炳基金的一个项目。到时候，他安排

姜红老师给我们做一次学术分享。 

 

曾记得去年年底复旦开会，当我在微信公号里看到姜红老师的演讲题目中出现

了“吃瓜群众”四个大字，一时间来了兴趣。按照微信指南，和曾一果老师千里悄



悄赶到另一个会场。会议室里人满为患，我被挤到了一个角落，准确地说，是墙角

的窗帘后面。 

那是第一次跟姜红老师打招呼，只记得那天她讲的很好，跟传说中一样美。 

很快，三月党便开始了第一次群体行动，浩浩荡荡。那天在美丽的长洲岛，我

们也做了一次“吃瓜群众”。很快，我就将这张照片发给了姜红老师。希望下次讲

“吃瓜群众”的时候，可以图文并茂。她回复说我们玩大了。 

 

 

如果说面对沈菲老师的自我介绍还比较纯粹，面对李老师的自我介绍则显得更

加自由而随性。在德智苑一楼的会客厅里，李老师坐定后，就开始感慨这里的环境

不同寻常。有了这样一个公共区域，彼此之间可以多一些交流的机会。 

当得知我们这里还有个公共活动区域，二月党吕鹏同学瞬间开始怀疑人生了。

正因为缺少这样的公共空间，很多故事呈现出一种失控的局面：还没来得及多看美

丽的卞清同学两眼，吕鹏同学一个月的多友生活就已经过去了。没有完成的香港故

事，留给了日后的上海。 

李老师远远没有想到的是，这块公共区域的价值被三月党挖掘的淋漓尽致，滴

水不漏。每个人都仔细打量着这块公共区域，最后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除了

日常性的谈心和聊天，这里正在酝酿的是一场日后让三月党最引以为豪的读书沙龙

和杀人游戏。 



 

 

三月党绝对是个神奇的事物。这里不仅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还有着匪夷所思的

整合能力。沙龙和杀人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在三月党这里，两个事物却完美

地结合到一起。晚饭后开始学术沙龙，结束后马上杀人。整个过程天衣无缝，一气

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如果说之前的杀人规模基本停留在三月党内部，但四月份初的那个周五下午，

杀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姜红老师来了。 

 

郭小安说，杀人游戏中最好的角色是法官，第一是这个角色不用动太多脑子，

第二是这个角色可以更好地观察人性。在我仅有的几次法官使命中，我努力地观察

着每个人的表演。 



天黑请闭眼……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姜红老师是一个善良的人。 

 

 

当然，陈静静同学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三月党中间，能够将生活和学术平衡地恰到好处的人，静静同学绝对是第一

人。 

作为一个新晋奶爸，我当然肩负着为儿子运送粮食的重任。静静同学给我详细

地讲解着各种生活小贴士。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是太伟大了。那天在一家卓越店

里，我老婆给了我一个清单，好多都是英文，我一头雾水，静静瞄了一眼，分分钟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找全了，激动的我久久不能平静。 

 



离开香港的前一天，静静同学给我儿子送了一盒爽身粉，那种在大陆买不到的

痱子粉！五月份在南京大学开会，多友再见，异常亲切，差点热泪盈眶。她还专门

给我和郭小安带了鲜花饼。离开南京的出租车上，小安意味深长地看着鲜花饼。 

 

我印象中有三次，郭小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大喊一声，我想静静。 

郭小安同学是绝对的好兄弟，我们之间的故事非常微妙，他也在多个场合真诚

地表达了这种遗憾。 

2013 年清华开会第一次见面，后来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那时候的小安，

还在研究网络谣言。他刚刚从政治学转到传播学圈，短短三年，已经成了圈里的杰

出青年。小安的转型是成功的，他依靠的不是颜值，而是完整的才华，在这个看脸

的时代，他的成功显得更加可歌可泣。 

小安拥有两个不为人知的爱好——象棋和足球。当然，江湖传言他还有两个众

所周知的嗜好——开会和买房。由于后者太过高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但我

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今会议这么多，学者又太少，小安能够顶上去，说明

他的心里装的同样是整个传播学界。 

 



抛开会议和房子，足球和象棋还是有好多可以对话的空间。和小安住在同一个

房间，象棋变成了晚上最主要的娱乐生活，夜夜笙歌。 

必须承认，小安还是有两把刷子——优点是套路很深，缺点是太依赖套路。 

所以，最开始的那几个晚上，我其实是很被动的，而他也慢慢骄傲起来。 

剧情究竟会不会反转，取决于小安的套路到底有多深。 

其实，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在香港下棋，也可谓是久别重逢。 

2015 年 7 月，川大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成立，我们一起成都开会。那天晚

上在川大附近的小酒馆，顺铭、海龙、放哥、小安等几个兄弟聚在一起。店里老板

送来了象棋和围棋，我选择了技术含量较低的象棋，那天的对手正是小安。棋逢对

手，格外亲切。 

象棋，是香港记忆中绕不开的故事。而故事的开始，却跟一个人有关。 

 

 

周如南同学第一次踏入德智苑绝对是一场“误会”，更像是一盘很大的棋。 

如南轻装上阵，基本上领着一个手提包就来报道了，比赵本山收电费的包稍微

大一点。这让所有的人为之震惊。他自以为一张信用卡可以摆平一切，然而美丽的

宿管阿姨却告诉他：“我们这里只接受 cash。”也不知道如南来港前的文献是怎么做

的，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对此，我们只能表示同情。 

还好，广州离香港不算太远，第二天便赶回广州，三天后算是重新来了一次香

港。 



等到如南两天后再次踏入香港，他手里拉着一只行李箱，钱包也鼓了，总算有

点远赴他乡的诚意。 

如南还带了一幅跳棋，由于跳棋没什么技术含量，玩起来不太 man，有点 low

的那种感觉，所以基本上没有在香港跳过。 

在他的行李箱里，多了一幅象棋。 

象棋绝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我和小安的安排。 

 

后来听小安说，他曾经代表学院参加全校象棋比赛，名次还相当靠前。 

夜深人静，楚汉争霸，小安思维的旋转速度是最快的。他努力地化解了眼前的

被动局面，却往往陷入一个更大的被动之中。 

小安优点是套路很深，缺点是太依赖套路。 

殊不知，连阿尔法狗都会学习，更何况人类。在后来的对弈中，局面完整地反

转了。再后来，我也就基本上把控了局面。场面之惨烈，我也就不好描述了。为了

他不至于输的太惨而对人生产生怀疑，我一直觉得必须给他足够的希望。适当的放

水，背后往往有一颗更大的爱心。 

有一天早晨，他突然爬起来，摆好了棋。我本来是要去图书馆的，但不好打击

小安幼小的积极心，还是下了两盘。大好时光竟然在寝室度过了，这是我不敢想象

的，到现在内心还有点沉重。 



 

 

师母给我们介绍了许多香港比较好玩的岛，还有便宜的海鲜店。她特别推荐了

石澳岛，还有龙脊山。 

闫岩同学是本届多友中唯一爬过两次龙脊山的人。她开朗，热情，爱学习，尽

量让生活不留下任何遗憾。第一次因为雾太大，没有看到日落，闫岩决定重返龙脊。 

那天，闫岩、伟山还有我，一行三人再次爬上了龙脊山，大美江山，鬼斧神工，

其实是有理由感慨点什么的。只是那天我的鞋底太滑，而山上细沙太多，每走一步

都小心谨慎，唯一的感慨是……该换一双鞋子了。 

 

闫岩带着好多表格来了城大，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学问。有一天，她突然找

我交流学术问题，说要报霍英东青年基金项目。她的想法和思路，已经远远超出了

我的知识结构，吓得我战战兢兢。旁边的郭小安同学静静地听着，从来没有见过他



如此安静的样子。 

那天晚上，龙脊山下的石澳小镇上，有种欧洲小镇的感觉。好多外国人来来往

往，一点也不急迫的样子。女人们拖着长裙漫步在海边，几个小孩子嬉闹着，画面

如同电影一般美丽。 

 

 

在这一届多有团队中，有一个升级四人组：刘丹凌，张媛，郭小安，还有我。

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已经在香港以及香港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显现出不可比拟的稳

定和团结。因为杀人游戏对人数规模的要求太过苛刻，升级便成为德智苑大厅里低

配版的群众游戏。严格来说，升级是杀人的备胎，原本没有被寄予什么厚望，但在

日后的游戏生命中，升级却发挥了超乎想象的想象力。 

 



很早以前，我跟高手过招，后来证明，我的确不适合这种高智商的游戏。这次

的情况跟以前大不相同，四个人的水平可谓旗鼓相当，翻译过来就是一个比一个差。 

根据我长期以往的观察，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打牌基本上都不动脑子。这句话

搁在丹凌和媛媛这里，那是最适合不过了。郭小安的水平也马马虎虎，算是我们四

个人中垫底的，他呢，不是不动脑子，而是完全没有脑子。我呢，实不相瞒，也好

不到哪儿去，中等偏上这个水平应该有。 

我曾经参观过高手之间的过招，那个场面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一脸严肃，不

放过场面上的任何一个细节，每一次出手都异常谨慎。相反，我们四个就轻松多了。

几个不动脑子或没有脑子的人在一起，也可以算是上天的安排。 

丹凌同学：我的表格还没有填完，你们谁帮我填表，我可以陪你们打牌。 

媛媛同学：你们赶紧下来打牌，再不下来就我撤了，还要睡美容觉呢。 

小安同学：你们能不能有点集体荣誉感，我如果不是为了你们，我才不打牌，

我自己还有很多事呢。 

因为我们打牌基本上都靠运气，所以过程非常轻松，说说笑笑。我记得有一次，

四个人果断放下升级，开始聊学术。从国家社科基金，到当下的知识分子命运，再

到皇帝的后宫，一直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些日复一日打灯笼的女人…… 

我隐隐记得，那天的话题还很沉重，一直到凌晨两点。离开时，媛媛突然扭过

头，她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大喊一声：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思想的人。 

 

如果没有拍下照片，如何证明自己玩了那么多地方。我得有这个觉悟：记录下

大家在一起的瞬间。我曾在央视《新闻调查》工作过两年，后来还拍摄了几部纪录



片，自以为摄影水平不错，但在几位女性多友看来，我的水平被否定的一塌糊涂。

后来慢慢明白了，摄影师的世界里装的是艺术和美学，而女同胞们只关注画面中的

自己是否足够的美丽。 

 

为了大家同时进框，我也勇敢地肩负起自拍杆的角色。在我硕大的大脸衬托下，

每个人都比平时美丽了好多。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大概也就是这个精神境界吧。 

姜红老师回复：没有表情，全靠内心戏！ 

（完） 

 

再次感谢城大的李金铨老师、李喜根老师、祝建华老师、何舟老师、沈菲老师、蒋

莉老师、李宇宏老师、周南老师、梁励敏老师、林芬老师、Kitty 老师、Dudu老师！ 


